
        
            
                
            
        

    
廚師助理的最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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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今天是帕梅拉當上廚師助理的第7天。



下午二點，她給大廚羅傑送去了裝著他下一道菜材料的托盤——一塊被漂亮的切割下來的肩肉。



說是肩肉，這其實是一個女人的上臂，緊貼著肘部上面被切斷，另一頭則被從腋下向上貼著骨頭的一刀從身體上分割了下來，球狀關節從這頭露了出來，看起來有點讓人毛骨悚然。



羅傑幾乎沒有注意到帕梅拉已經從冷藏室回來了。



他正在全神貫注的看著下個顧客要的菜單、規格、喜好和要求。



他希望能自己做出的菜能盡可能完美的滿足這個顧客的要求——他本來就是個天生的完美主義者，不過這次他更加特別的小心，因為這個顧客是一個有名的美食評論家，他的評論可以輕易決定一個年輕廚師的事業前途。



對羅傑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機會和挑戰。



帕梅拉把盤子放在了料理台上，然後悄悄的站在一邊等著下一個指示。



她對這份工作沒有什麼偏見，而且報酬也確實不錯。



她對烹調和享用人肉沒有心理負擔，特別是這家餐廳裡使用的都是志願肉。



人們成為志願肉的理由，從宗教信仰到追求肉體快感各個不同——當然還有很多人是因為需要大筆金錢，不過每個人都是在非強迫的情況下做出這樣的決定的。



這份工作唯一讓帕梅拉有些不滿的是，她必須要裸體工作。



這看起來不怎麼公平——為什麼廚師們可以穿著衣服？她可是非常樂意欣賞下羅傑的裸體的。



除了烹調天賦之外，羅傑就算當脫衣舞男也是很夠資格的。



這並不是說她對自己的身體不自信——相反，她是一個相當誘人的21歲黑髮女郎，有著堅挺的乳房、緊繃的臀部、健美的雙腿和漂亮的臉蛋！



她也知道這點，甚至也不是因為每次她去冷藏室取原料時都會被凍得半死——裸體工作最讓她不舒服的地方是讓她很難區分自己和那些肉料，光著身子實在是太容易讓她把自己也想像成一塊肉了。



羅傑上下打量了這塊肉許久，然後開口道：「這是塊好肩肉，我們得好好的料理它。我在想把它裹在培根裡面，澆上烏梅酒沙司會不會行。



帕梅拉，去取一塊臀肉來，一邊臀部就應該夠了。記得要選豐滿些的，不過也不要太肥的，記住，我們的菜需要型、色俱全的。」



「好的。」帕梅拉點了點頭，匆匆趕回冷藏室去執行羅傑的指令。



與此同時，羅傑已經開始給另一個助手，黑皮膚性感的蕾妮，講述起他想要哪些主倉庫的東西起來。



蕾妮比帕梅拉更早回來了，手裡拎著一籃子香料和沙司。



「對不起，先生。」帕梅拉回來時怯生生的說。



「不過冷藏室的人說現在他們沒有臀肉了。聽說他們把今天的5份和昨天剩下的2份都用完了，而且自從臀肉用光之後，我們已經是第三批要臀肉的人了。」



「用臀肉的人還真多！」羅傑心煩意亂的嘀咕道。



你所需要的材料總是最早用完的材料，這一直是廚師們最頭疼的魔咒之一。



他在心底悄悄詛咒了餐廳的庫存管理人員一會，然後才回頭考慮起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起來。



他在腦海中搜尋了一會，發現很難找到讓人滿意的替代材料。



「看來我一定得想法去找塊臀肉了，多半得把原定明天用的女孩提前送一個去屠宰場了。」



這時帕梅拉突然感到一陣發自內心的恐懼。



「去看看清單上，我們明天預訂使用的有哪些女孩。」



那張清單帕梅拉記得非常清楚，不過她還是拿起了那張紙，然後才讀給羅傑聽。



「明早的屠宰計劃包括5個女孩——其中有2個廚師助理，另外3個是23歲的阿曼達‧威廉姆斯，體重……」



「跳過後面的好了。」羅傑打斷了她。



「那些不是助理的女孩，在晚上之前是不會來報到的。我們必須要在助理中間選一個。」



帕梅拉感到自己的心臟都快跳出胸口了。



她感覺自己就像是坐著雲霄飛車從高坡上猛地衝下，澎湃的激情讓她都難以保持職業化的鎮靜語氣了。



「安排在明天被處理的助手有，德洛莉斯，托尼廚師的助手，25歲，體重……」



「輪到她了？我認識她：她長得不錯，而且我喜歡她的膚色——太好看了，她看起來本身就已經烤得半熟了。而且作為中國人的標準來說，她的乳房很豐滿。」羅傑興奮的自言自語道。



「我記得她是越南人……」



「甭管她是哪裡來的了，反正明天她就是很多道好吃的菜了。我希望我可以分配到她的一些好肉。」



「需要我去叫她過來嗎？」



「先等等，另外一個助手是誰？」



這次帕梅拉沒有用眼睛看名單。



「我。」她含含糊糊的說道。



羅傑這才突然反應了過來。



「哦，瞧我的腦子，怎麼把這事忘記了？這是妳的第7天了？時間過得真快。噢，帕梅拉，妳會很可口的，我可能會忍不住偷偷嘗嘗妳的味道呢。」



「謝謝你。」帕梅拉忐忑不安的回答。



蕾妮靜靜的看著這一幕，饒有興趣的看著這一幕她自己也必將經歷的情景。



不是所有的志願肉都是廚師助理，不過所有的廚師助理都是志願肉。



有些女孩不認為自願參加一周的助理工作有什麼樂趣，不過這份工作能在通常的肉價之外，為志願者的家庭提供一筆很不錯的附加獎金；另外這工作還能給女孩們提供一周的緩刑，同時讓她們有機會熟悉廚房裡的工作流程。



餐廳只把這樣的機會提供給最有能力和最有魅力的志願肉——每週12個，週日之外每天宰殺其中的2個。



6個廚師每人都有有兩個助手，帕梅拉是在週二開始工作的。



那天一大早，她的第一個工作就是陪伴她的前任——米蘭妮去屠宰間，並在屠夫瑞克取下她的首級時，幫忙按住米蘭妮的腦袋。



這是帕梅拉希望永遠不要有第二次的經驗，而且瑞克的道別語「謝謝，希望很快再見。」也讓人很不舒服。



在那之後，帕梅拉先當了3天初級助理，和迷人的瑞秋一起替羅傑廚師打下手。



她的工作多半是去取那些不是肉的材料。



每次當瑞秋拿回鮮肉之後，帕梅拉就會被派去取輔料和佐料。



她工作很認真，努力的滿足廚師的每一個要求；羅傑則以和藹的微笑和溫柔的拍肩來回報。



每天她下班回到宿舍後，睡覺時總會做很多春夢。



週五早上，她遇到了剛見證完瑞秋的斬首的蕾妮。



蕾妮很容易害羞，不過在那天早上臉色顯得特別蒼白——剛才的體驗顯然讓她很窘迫不安。



帕梅拉在作為高級助理開始承擔起取肉的任務的同時，也盡力教導蕾妮初級助理的技能。



時間就這樣不知不覺的流逝著，直到今天，週一，帕梅拉的最後一個工作日。



「需要我把德洛莉斯叫來，讓你比較一下嗎？」



「不用了，既然我有這麼高質量的一個助手，那麼我想就無需佔用另一個廚師的手下了。而且我想妳已經足夠好了。」



他一邊說著，一邊用手輕輕的撫摸著帕梅拉圓潤的左臉頰——帕梅拉一直對它很自豪，不過現在也是因為它，讓她的最終命運提前了。



雖然早有準備，事到臨頭，帕梅拉還是忍不住顫抖了起來。



「你要處理我了嗎？」



「恐怕是的，親愛的，我很抱歉要這麼對妳，不過我比預料的要早一點需要妳。」



「現在？」



「是的，帕梅拉。我得盡快完成這份訂單。我們還有幾個小時，不過分解並處理並烹調好妳需要花很長時間。」



帕梅拉的膝蓋開始軟了起來。



「但是我的洗罪禮要晚上才進行呢！如果我現在被宰殺的話，我會下地獄的。」



大多數志願肉都很虔誠。



她們中有些就是抱著自我犧牲或者盡快上天堂的心態捐獻出自己的肉體的；就算是那些因為其他理由獻身的女孩，通常也希望在清新和情慾交織的來生醒來。



另外說一句，幾乎所有的廚師也是虔誠的教徒——把自己整天屠宰、烹調女孩的工作，當作是幫助她們去更美好的地方，要比當作單純結束她們生命，要更容易自我合理化。



羅傑是餐廳僱員裡面少數幾個不可知論者之一。



大多數情況下，他會謹慎的尊重同事和材料的信仰，不過這次，他對這種迷信有點不耐煩了。



「我很抱歉，帕梅拉。不過妳在清洗機裡有足夠的時間對妳的神祈禱，妳知道妳的神不會因為我們提前處理妳幾個小時就把妳送下地獄的。」



「我……我想也是。」帕梅拉抽泣著。



對地獄烈焰的恐懼逐漸消退了下去，她是個好人，一生中直到現在為止沒有做過一件錯事——技術細節上的一點小問題，不會讓她下地獄的。



「不過我們一定需要這麼做嗎？你不能換一道菜嗎？這樣應該會容易些吧，同時我們也能保持原來的計劃，我還可以幫著你直到輪班結束。」



「我很抱歉。帕梅拉，這是太完美的一塊肩肉了，再說那個美食家很重要也很挑剔，我需要妳這麼做。」



「對不起。」這時旁邊清洗機裡面走出的一個身材健美的金髮女郎，用她撩人的嗓子打斷了他們。



她古銅色的皮膚因為剛才的徹底清洗而冒著白氣。



她說話時正被領著穿過這間房間走向燒烤間。



她的身體高大而勻稱，堅挺豐滿的乳房、多汁的臀部和大腿比例協調，渾身散發著自信的光彩，頭髮如同金雨般飄散在身體周圍。



她渾身下下唯一讓人有點遺憾的是，她的兩條胳膊都被從根部切掉了，傷口用針線縫合了起來。



「什麼事情？」羅傑有點意外。



「那塊肩肉是我的吧？」



帕梅拉查了下表格上的序列號，然後點了點頭。



「是的，安吉。這是你的右肩膀。」



安吉拉臉上浮現出帶著曖昧的笑容。



「我很高興你們喜歡它。當我的顧客去掉它們時，我很擔心它們能不能找到個好去處——現在我放心了。」



「安心吧。」羅傑也笑了。



「我們會好好對待它的。我打算用培根包起它，然後澆上烏梅沙司。我想它一定會非常美味的。」



「他打算用我的臀部做那塊培根。」帕梅拉可憐兮兮的補充了一句。



「噢，那太好了，帕梅拉。很高興能和妳『共事』！」安吉拉用更加曖昧的姿勢靠著帕梅拉笑了起來，她作勢想擁抱帕梅拉，不過因為沒有胳膊，所以只能徒勞的做個樣子罷了。



她的臉紅了一下，試圖若無其事的把這件醜事帶過去，不過她的行為就像一隻知道大家剛看到它撞到玻璃門上去的小貓咪罷了。



「是啊，安吉拉。」帕梅拉拚命的忍住笑意。



「不過妳是主菜，我不過是配料罷了。」



安吉拉友好的對著帕梅拉笑了笑，然後繼續她的旅程——她最後所做的那個奇怪的動作，讓帕梅拉懷疑她是不是試圖在沒有胳膊的情況下揮手道別。



她的陪護員看起來等得不耐煩了，似乎急著想在她的客人吃完手指餅之前處理好她。



安吉拉的旅程終點是穿刺烘烤坑，對此帕梅拉倒沒有感覺到嫉妒。



雖然被活烤是一件很榮譽的事情，帕梅拉卻對此沒有多少興趣——從純感官的角度來說，這不是個很誘人的選擇。



安吉拉是個漂亮的女人，不過帕梅拉比她也差不到哪裡去，在高品質切割肉和穿刺烤肉料之間的區別主要是心理上的。



帕梅拉無法想像能坦然的自己走過整間屋子，特別是當裡面還有一群會把9英尺長的穿刺桿插入她直腸或者陰道，並把她送上火堆的人時——



這有點太像帕梅拉想像中的地獄了，更別說還必須要面對那些將要快樂的宰殺並吃掉她的那些男男女女們了。



帕梅拉自認為是因為恰當的理由成為志願肉的，不過成為穿刺烤肉所需要的心態是她從來無法理解的，並且她對此沒有感到過遺憾。



羅傑口水漣漣的欣賞著安吉拉波浪起伏的臀部，不過他也知道：也許有的顧客會認為胳膊並不是穿刺燒烤的必要部分，所以會把它們取下以零部件價賣回給餐廳；但是沒有人會錯過這塊臀肉的。



「好吧。」當安吉拉從視線中消失之後，羅傑才回過了神。



「現在清洗機空出來了。妳最好馬上進去吧。」



帕梅拉皺起了眉頭。



「你不能像他們切下安吉拉的胳膊那樣切下我的臀肉嗎？這樣你可以在明天再處理我。」



羅傑溫柔的笑了笑。



「是的，我們可以這麼幹，不過沒有必要這樣做。這是個很精密的手術，反正妳明早就要被宰割了，這樣做真是不太值得。」



「但是我還沒有準備好去死。而明天我會調整好自己的心態，能勇敢的面對死亡，但是我現在還不行。」



「妳看，帕梅拉。」羅傑不為所動。



「妳只是會失去6個小時和一個不眠之夜。看看好的一面，進清洗機吧。」



帕梅拉認命的皺了皺眉。



她並不喜歡這道工序。



清洗機有一個很長的名字，不過餐廳裡面的所有人都用它的用處來叫它。



這是一套能全自動對女性體內外全面清洗的機器，每個在這家餐廳裡面接受處理的女孩最終都會到這機器的蒸汽倉裡面走一遭。



帕梅拉爬上3階台階，坐在了椅子上。



她可以看到羅傑在倉外朝她招手，大眼睛的蕾妮則站在他的身後。



接著羅傑按下了一個紅色按鈕，開始了帕梅拉的苦難歷程。



這機器不是特意設計得讓人難受的，不過蒸汽強大的滲透力必然會帶來強力的刺激。



在她的身體被手腕、腳踝和腰部的皮帶固定在椅子上面之後，大量的清洗液噴遍了她的全身。



更讓她驚慌的是，椅子上冒出了兩個拋光過的銅質噴頭，並侵入了她的下體。



很快，它們就開始用熱水來回在她體內沖洗了起來，一個清洗著她的直腸，另一個則負責她的陰道。



同時清洗人體內外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不過這台清洗機技術極為先進，盡可能人道的給帕梅拉的每寸身體消了毒。



當讓人精疲力竭的30分鐘的工序完成之後，帕梅拉感到一陣陣的空虛，幾乎感覺不到自己的內臟，皮膚則一陣陣的麻刺。



不用說，清洗機對她來說，不是一個理想的祈禱和冥思的場所。



帕梅拉爬出了清洗機，不再勉強自己保持人類的尊嚴——她現在只是肉了無論，她做什麼或者說什麼也無法改變這點。



她實際上也沒有太在意這點，不過她確實注意到了，而且有點懷念把那種自己當作人類的感覺。



蕾妮陪著她走下樓，往屠宰間走去。



雖然蕾妮也赤裸著，但帕梅拉卻感到似乎只有自己一個人赤裸在大庭廣眾下一樣。



她渾身上下只穿著在清洗機出口套上的用來保護腳部的鞋套。



屠宰間沉重的大門在她們走近時自動打開了。



那些重型機械看起來黑沉沉的，很可怕。



不過幸好現在是下午空閒的時段，瑞克在早上繁忙的屠宰高峰之後已經把上面的血污都沖洗的乾乾淨淨了。



帕梅拉回想著她生命中經歷的一系列最後一次：最後一道走過的走廊，最後一扇打開的門，最後的站，最後的坐，最後的笑，最後一句話，最後一次呼吸……



瑞克在門口和這兩個助理打起了招呼。



「羅傑已經告訴我說妳們要下來了。往這邊來，帕梅拉。」他一邊示意帕梅拉坐在附近的一條長凳上。



「還有妳。」他轉頭面對蕾妮。



「我沒有想到會這麼快就見到妳。羅傑想要妳馬上就上去，這個下午他有很多事情需要助手幫忙呢。」蕾妮試圖用一個笑容給帕梅拉一些鼓勵，然後就無聲的離開了。



少了一個觀眾來見證她的最後，帕梅拉感到似乎輕鬆了一些。



瑞克看起來知道她的想法，他拉住了她的手。



「這樣更好一些，真的。早上太繁忙了，我根本沒有時間給妳們的身體應有的關照。不過今天下午，妳可以得到我全心全意的照料。」



儘管死亡正在不斷逼近，聽到這話，帕梅拉還是安心了下來。



她對著這個溫柔的屠夫笑了下。



「謝謝你，瑞克。我知道你能幹得很漂亮的。不過我還是很緊張，我想應該是我沒有完成我的洗罪禮的緣故，對此我感到有點害怕。」



和羅傑不同，瑞克是一個虔誠的信徒。



他帶著那讓人安心的笑容，熟練的安慰帕梅拉道：「不用害怕，帕梅拉。神知道妳是他的子民，他會熱情的歡迎妳回歸他的懷抱的。



那個儀式不過是幫助妳明心見性，而不是去往天堂的必由之路。妳現在所要做得就是用心感悟內心的本願，我會給妳幾分鐘做祈禱，希望這樣能讓妳舒服一些。」



帕梅拉的呼吸更加平穩了。



「謝謝你，我很感激你能這麼做。」



瑞克笑了笑，走到隔壁去調校那些幾乎和清洗機一樣複雜先進的機器去了。



留下帕梅拉跪在一張乾淨的毯子上面向神單獨祈禱著。



當瑞克回來時，帕梅拉已經全身放鬆的仰天躺在操作台上面了。



「都準備好了嗎？」



「是的，瑞克。我已經準備好了。」



瑞克溫柔的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面，用浴帽套住了她褐色的頭髮，防止血液浸濕它們，同時微微調整了一下她的位置。



然後他用帶著連接到屋頂的鏈子的帶護墊皮套拴住了她的腳踝。



隨著一陣低低的鏈條絞動聲，帕梅拉的腿和臀部被拉離的桌面，這時帕梅拉閉上了眼睛，進入了深度放鬆狀態；當她再次睜開眼睛的時候，她已經被倒吊著，沿著一條軌道被送到了下一間房間裡面。



她頭部位置比瑞克的臉稍低一點，不過這不影響她們相互交談。



而且她還能毫不費力的看到他臉上溫和的笑容。



時間流逝的感覺有點奇怪，一會很慢，一會又似乎太快了。



帕梅拉突然發現之前就是在這間房間，她見證了米蘭妮的最期，不過這一次輪到她自己被倒吊在金屬油滴盤上面了。



帕梅拉知道她其實已經死了，現在不過還需要一道手續罷了。



她和5分鐘之後她會成為的屍體並沒有什麼區別。



當她的血瀝干之後，瑞克會取下她，先取下她的左臀，叫蕾妮過來拿給羅傑去做成培根，當成他那道名菜的配料。



她以一種詭異而超然的角度想像著這一切。



她原來不知道自己最後的感覺會怎麼樣，她以為會很緊張，現在她平靜的心情讓她有些吃驚，不過她只是以一種漠不關心的心態觀察到了這點。



似乎她的靈魂已經離開了肉體，先一步進入了下一個輪迴。



甚至當瑞克把她的脖子銬進絕命環時，她也沒有感到恐懼。



她甚至沒有聽到他喋喋不休的程式化的安慰語。



「好了，帕梅拉。馬上就能結束了。妳不會有問題的。希望當我的時間到來之後，我們能在天堂裡再會。好吧，沒有什麼值得害怕了，一切都準備妥當了。做個好女孩，放鬆就行了。嗯，就是這樣，謝謝妳，帕梅拉，來生再見。」



帕梅拉只聽到了最後一句，然後她聽到了輕微的嗡嗡聲，這是電鋸啟動的聲音——這是高技術設計的結晶，幾乎沒有發出多少噪音。



帕梅拉超然的聹聽著。



瑞克用手扶住了她的雙臉，用他溫暖的手掌按摩了一下她的臉頰，然後彎腰注視了下她巧克力色的雙瞳。



她無聲的傳達了她的意志，瑞克也讀懂了，所以毫不猶豫的踏下了腳踏板。



最後一刻到來了。



用彈簧壓住的機械臂猛地劃出了一道致命的圓弧，帶著電鋸幾乎毫無停留的切斷了帕梅拉柔軟的脖子。



她的頭輕輕的落入了瑞克溫柔的手中，而不是直接落下兩英尺，落入下方現在被瀑布般噴濺出的血流染紅的油滴盤中。



帕梅拉沒有去注意這些，她生命的結束比起在今天發生的那些重要的事情來，根本不值一提——雖然其實那些事情她也不認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一個女孩成為了她注定要成為的東西，僅此而已；只不過這次之後，帕梅拉不再需要繼續看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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